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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斗文公馆：“叉袋角朱家”曾无人不知
文 章正元

康定路 759 号有幢欧洲古典风格的老式洋房，过

去是豪门世家朱斗文的公馆（俗称“朱楼”），现在是上

海市静安区政协的办公楼。

“朱楼”占地面积 6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68 平方

米，绿地面积 500 平方米，建造于 1926 年，属坐北朝南

的独立式花园住宅。 建筑体现欧洲古典风格，砖混结

构，体量大。 房屋为两层（假三层）。 主入口朝南，正中

有圆弧形门廊，西侧有线条优美的雨廊。 二楼亦为圆

弧形阳台，二者浑然一体，4 根圆柱形巨柱由底层直至

二层，三楼为花瓶式栏杆露天阳台，斜坡红瓦，屋面有

4 个壁炉烟囱，突现立面平衡和对称风格。 装饰细致，

空间处理活泼。 在东立面另设一入口，有挑出门廊，门

为拱券式，此门廊上方为花瓶式栏杆的露天阳台。 内

部装饰十分考究，做工细致。 园内树木葱郁，花草遍

植，别有韵味。

朱斗文的祖父朱鸿渡，原籍安徽泾县，在上海捐

了个道台后，在李鸿章、盛宣怀的帮助下，各注资本 50

万两白银 ，1894 年创办了静安境内第一家近代工

厂———裕源纱厂（即上海第四棉纺织厂）与裕通面粉

厂，直至全国各地都建立分号。 经过他的一番经营，至

朱家兄弟分家时，六兄弟每人得到遗产 1000 万两，还

不包括不动产。 当时的 “叉袋角 （淮安路 640 号）朱

家”，上海的老一辈可说是无人不知。

1894 年报载：

“朱道台（鸿渡）在本埠麦根路（今淮安路）正在兴

建的裕源纺织厂，将安装纱锭 25000 枚，一切所需的机

器均购自英国波尔顿的道卜输送机器厂。 其中发动机

是一架 700 匹马力的康里斯机， 购自波尔顿城的席

克·哈格里夫斯厂。 机器的购买，均假本埠的瑞生洋行

之手……麦根路的这个纱厂将全部安装电灯，并安装

水龙消防设备，使它不致像上海织布局那样发生火灾

……”

中国的近代工业史料如是记载着朱鸿度的创业

实况。 1906 年，朱鸿渡邀来同乡胡朴安（1878-1947）

到他所办的裕源纱厂当会计。 几年后，胡朴安参加柳

亚子的“南社”，并从事新闻事业，遂成为现代著名的

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与学者，一生著述丰富。 胡朴安

旧居位于康定路 947 号。1918 年 8 月，裕源纱厂以 82

万两银子代价转售给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 改名为

内外棉厂；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上海第四棉纺织

厂， 主要生产纯棉普梳、 精梳棉纱和涤棉棉纱及直

贡、横贡系列产品和小提花装饰布等织物，畅销国内

外市场。

朱斗文的父亲朱幼鸿，继续扩张父业，在上海开

办了裕通面粉公司、裕泰纺织公司，在南昌、南京、武

汉、天津等地也陆续办起了工厂和贸易公司。 当年，朱

幼鸿全家都住在工厂里，以厂为家，每天晚上还亲自

巡视厂房一周。 但他在 1925 年去世后，儿子们就在厂

里呆不住了，各自在新乐路、霞飞路（淮海路）等上好

地段买地造屋，于是也就有了朱斗文的这幢漂亮的花

园洋房。

1926 年，朱斗文的十弟朱如山（世称朱十）的婚

宴，就在此楼前大草坪上摆下 200 桌酒宴，整条马路

被来贺者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为当时上海滩特大豪

宴之一。

朱斗文是朱家大少爷，喜交多路名流。 杜月笙与

朱家兄弟都有往来， 到朱斗文花园来多半是来看戏

的。 他们坐在小楼底层的平台上，看绿草地上舞动的

红男绿女，自是别有一番情趣。 朱斗文与老乡刘晦之

（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 在一起多是谈论安徽掌故和

文物收藏，所以他的客厅里也陈设了许多青铜器和古

字画。 朱家公子都是戏迷，常在院子里通宵达旦地唱

堂会，自家人也粉墨登场。 朱鸿渡是第三代中最小的

一个（排行第 32），即为创作《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著名

作曲家朱践耳先生， 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

在他长达数十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积累了一大批老

唱片、盒带、开盘带及录像带等珍贵音像资料，捐赠给

了上海音像资料馆“名人名家作品库”珍藏。 朱家小姐

中有个叫朱联芝的，嫁给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后来

去了美国。

朱斗文父亲逝世时，朱家产业已渐萎缩。 到朱斗

文时已近中落，到 20 世纪 50 年代公私合营后，朱斗文

搬家离开了这座花园洋房，吃定息过日子，于 1966 年

5 月去世。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荣华显赫之后，当年盛

宴杯盘狼藉的情景如今已是无处寻迹了。 但建筑的眉

宇之间，那种大富之家的从容内敛，在今天的使用上

倒也可见一斑。

（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消逝的蒋家巷】

剃头师傅与小皮匠

蒋家巷中最有名的人大概是剃头师傅老刘了。

几乎每个大人小孩都认识他。 他高高的个子，胖乎

乎的脸，宽阔的额头，梳着那种往后推的发型。 两边堆起

来小山似的头发，中间有点秃，秃得还有点亮，身上穿一

件不太洗的白色大褂，正是这件白大褂突然使他的工作

高尚起来，使人搞不清他究竟是医生还是剃头师傅。

打我五六岁认识他起， 就见他永远笑呵呵的，在

他的剃头摊位前忙碌。 老刘会说一口并不纯正的上海

话，似乎是那种苏北口音。 而蒋家巷的人叫老刘也是

用那种带有北方口音的“老刘”，那个“老”字的发音是

第四声。 他的剃头摊子就摆在蒋家巷弄堂的中间，一

个脸盆架，架上搁着一个掉了不少搪瓷的白脸盆。 还

有一个挂在电线杆上的旧皮包， 里面是他的剃头家

什，像一块醒目的招牌在弹格路的弄堂中张扬。

中国的小孩都有不肯剃头的习惯，据我的心理学

家朋友研究说是因为小孩子多动，一到了剃头师傅的

剃刀之下，要有好几分钟时间无法动弹，很不舒服。 还

有的小孩看到剃头师傅拿出来明晃晃的剃头刀具，会

不知所以地害怕起来，甚至于习惯性地恐惧。 后来蒋

家巷有的家长吓唬孩子，也常常会说，“你再哭，我就

送你到老刘那里去”。 搞得小孩更加害怕剃头了。

我也不喜欢剃头，等到头发老长了，都是妈妈叫

着，“到老刘那里去剃头”，有的时候不肯去，被妈妈拉

着逼着送到老刘那里。

一到了老刘那里，包括新生儿，不管多害怕剃头

的小孩，都会被老刘乖乖地制服。 他对付小孩确实有

一套，再调皮捣蛋的小孩，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着多动

症的小孩，到了他那里，都服服帖帖。 老刘一脸灿烂的

笑容首先就影响你的情绪，他和蔼可亲地，轻手轻脚

地为你围好围脖，开始工作。 他特别会逗小孩，一边讲

笑话，分散小孩的注意力，一边在小孩子杀猪般的叫

声中剃好了头，而且是保质保量。 剃完之后，顺带用他

不太换水的脸盆为你洗头，最后还要在小孩的头上笃

笃笃敲三下，一边念叨着：“新剃头，打三记，不打三记

触霉头。笃笃笃。 ”妈妈带小孩满意地离开前都不会忘

记笑眯眯地拿出一毛钱给老刘。

我妈妈说我一生出来就在老刘那里剃头了，是个

老客人。 后来从幼儿园到小学，我经过蒋家巷老刘的

剃头摊，都要跟他打打招呼，像是老朋友一样，老刘永

远笑呵呵地回应着。

还有一位蒋家巷的老熟人，就是小皮匠。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家门前有了一个皮匠

摊。 这位小皮匠实际上就是住在我们楼上的一个邻居。

小皮匠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每个星期几乎是七

天工作，比现在的“996 工作制”还要拼命。因为我们家

门口是交通要道，人来人往不间断，小皮匠的活儿干

也干不完。

他为鞋子打桩子，先要从整块猪皮上切下一小块

合适的料，他用的是一把宽背的亮晶晶的弯刀，每次

使用之前总要把刀刃在头皮上刮一下，再刮一下。 我

看着那把明晃晃宽背的刀在小皮匠青色的头皮上刮，

刮到发红，真担心他的头皮会刮开花，但是从来没有。

有一天，小皮匠还真的出了点事，他用那把宽背

的切皮刀把自己的手割破了，于是连忙来到我家灶披

间讨点红药水。 我妈妈急忙从橱柜里找红药水给他

涂，就在忙忙乱乱为小皮匠涂红药水的时候，小皮匠

看着伤口，看着看着，那矮小的身子竟然无声无息地

倒下，昏了过去。我们周围的人都吓了一大跳。还好我

妈妈知道对付昏过去的人要掐人中，死命掐鼻子和嘴

唇中间的那一部分。 不多久，小皮匠悠悠地苏醒了过

来。 他的乡下老婆和儿子这时才刚刚从家里赶过来，

把小皮匠扶了回去。 事后小皮匠告诉我们，他会晕血，

看到血就会恶心难受，甚至于昏倒。 第二天小皮匠好

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那样，继续坐在他的摊位上打

鞋桩，只是左手的中指上包了一块白色的纱布。

没有多久，他们一家搬走了。

朱斗文公馆 外景一角

想要写一些蒋家巷这条弄堂奇闻异事的念头由来已久，这个地方沉淀着我太多的记忆，因为它

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原型和所思所想，其中很多东西虽然消失了，但是它的那种完完整整地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21 世纪伊始的经历，将来再也不会有了。 如果蒋家巷的老人看到，对于其

中的真实性和历史性能够会意一笑，那么我这个出生在蒋家巷的人就满足了。

文 吴琦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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